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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伍珍给男人夹了一块鸡肉，
问道：“去年年底，你带回来的花种全
都盛开了，很香很好看。那是一些什么
花？” 

男人突然不耐烦了，很烦躁地说：
“你不要管。种这一季之后我们就不再
种了。我这一次回来就是等这些花谢了
之后再走的。” 

“可是每天都有人问我是什么花，
我却回答不上。” 

“你说不知道不就得了。” 

“嗯，好的。”伍珍叹息了一下，往
嘴里扒饭。“哦，对了。如果以后有人
问你，你就说是格桑花，格桑花是藏族
高原上的幸福之花，大家都没有见过。
哈哈，格桑花开了！这可是我们的幸福
之花呀。”男人想了想，高兴地说道。 

“嗯。”男人的双眼闪闪发亮，真好
看，伍珍好想好想马上拥他入怀。

外面有人敲门了，伍珍放下饭碗，
在男人的目光下走了过去。她刚抽开门
拴，就被撞到了一边，一拥而入的几个
大汉直接扑向了坐在桌边的男人。男人
见势不妙，掀倒了桌子，冲向后门。可
还没拉开门拴，就被按倒在地了。

同性恋者
那时，我从前苏联革命作家高尔基的

一些书中，从矛盾和巴金的一些书里，开

始了对一些性爱描写的注意，开始对一些

女性裸体描述的注意，但还是只在潜意识

里蒙蒙胧胧的，根本不会去具体想像。

一件事当时把我的头脑搞得很混乱：

他们的家里，时常有一个和Ｙ大哥年

龄差不多大的白面书生来玩，他十分体面，

穿着很讲究，夹克、围巾加上鸭嘴帽，很

有些三十年代上海滩时髦青年的味道。他

人长得英俊潇洒，常常一副风流倜傥的帅

哥样子。他也偶尔和我聊聊，讲些十分滑

稽而又风趣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每次来的

时候，整个文学之家就显得热闹欢乐，大

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后来一段时间，却

不见了人。小城又不大，街坊邻舍后来就

传出，他被公安抓走了。我去问他们家的

几个女孩，为什么他被抓？她们就似懂非

懂地支吾其辞，在我反复追问的情况下，

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才吱吱呜呜告诉我，

那人犯了“鸡奸”罪。我又问什么是“鸡

奸”，她红着脸说不知道，后来，一些大人

才告诉了我，那是一种什么罪。

很长一段时间，我搞不懂那是一件什

么样的事。就像我一直到上了大学，都不

知道小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一样！以至于

一段时间，我到文学之家去时，都感到那

件事情既古怪，又让我好奇或不理解，且

又不敢多问。

因为，那人时常到他们的家去，他们

似乎也感到那人作为他们的朋友而败坏了

他们的名誉感到苦恼。愈不敢多问就越奇

怪。直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中国

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们指称的同性恋者。那

人后来的结局我就更不得而知。

那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

为，人们一提到那件事，就好象那是一件

不是十分，而是十二分罪恶和丑恶的事情。

因为事情到了上了点年纪的人一谈到那件

事就缄口的地步！

当然，今天来看，在国外这种人很多。

餐馆、舞厅里很多人一望即知同性恋者。

我虽不理解同性恋，但我想这一定是

人类的一种病态群，既然是病态群，则应

抱同情心和“治病救人”的态度。判罪、

关押和歧视都是一种人类的纰缪，结果将

适得其反。可惜的是俄罗斯当年伟大的作

曲家柴科夫斯基因此疾而被友人逼杀，我

所知英国大作家萨姆斯特。毛姆、法国作

家纪德、前网球明星拉芙拉蒂娃及许多好

莱邬明星都是同性恋者，他们是不是也应

该都送到监狱里去关押？

今天在北美西欧和北欧，同性恋已是

公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些国家可以

正式结婚，可以“生小孩”，公开出版的刊

物《爸爸的闰房》、《阿沙的两个妈妈》、《同

性恋父亲》、《怎样告诉孩子你是同性恋》

等等，有同性恋成员会、俱乐部，有他（她）

们的节日，还有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中间产

生的“政治女同性恋”（Political Sasbian）。

同性恋从人类性史的发展上看，不是

今天才有的，其中自有其生物学、心理学、

社会学方面复杂的综合因素。从近几年中

国公开出版物上的一些文章上看，中国对

此问题已较以前更为科学地看待了。

一个诗歌的故事
还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故事，它是一个

至今让我想起来就十分感动的Ｙ家大女儿

讲给我听的故事：

“清朝顺至年间，河北有一个秀才为赶

考天天晚上爬在桌子上看书。一天，他看

着看着就已到半夜三更。更夫的梆子 ' 当！

当！当 ' 地在外面敲着。

他已举手昂头打哈欠了，一双眼皮开

始重重地往下垂着。朦胧中，他见化掉的

白蜡愈来愈少，后来，燃烧完的蜡烛在瓷

缸里化为了一片清水，最后，变为一片江

水……

他 , 看见江里有一条游动的小蛇，蛇

的头顶，是一弯明亮的月亮……

啊！ ' 有了！ ' 秀才大叫起来。

他顿时睡意全无，高声郎涌 ' 白蛇

过江……白蛇过江……白蛇过江头顶一

轮明月 '。

多么美丽清幽富有中国诗意境界的

诗句啊。秀才高兴极了，天天念”白蛇

过江头顶一轮明月“。直到老，直到快死，

他找不到工整对杖的下联。

他已快死了。他躺在自己开的一家

卖秤的店铺里，一天又一天地熬着等待

死神降临。他的嘴里仍是念着那句年青

时的美丽的诗句，”白蛇过江头顶一轮

明月“，念了一遍又一遍……   

一天，他突然在垂死的朦胧睡眼里

看见黑色的天幕，一条乌黑的巨龙身上

星星点点金光闪闪…… ' 啊！有了！有

了！乌龙挂壁……乌龙挂壁，身披……

身披万点金星”。说完这句，他陡地精

神大振，回光返照，他已处在气绝时分。

那时，他才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眼

前的店铺墙上挂着一排排扁担那么长的

称杆，那些称杆上都象倒挂在墙壁上的

乌梢蛇一样，所有的蛇身上都等间距地

刻满了金光闪闪的星星！

他终于瞑目了，他的脸上浮出了临

死的微笑。“白蛇过江头顶一轮明月，

乌龙挂壁身披万点金星。”Ｙ家大女儿

时常就讲一些中国古代美丽动人的文学

故事给我听。

那一段时间好像是有两次，是一个

夏季和一个冬季。我开始学着Ｙ家的几

个女孩子用几本硬皮的笔记本做起了读

书笔记和抄起了书摘。还开始结结巴巴

地写起了日记和模仿着写了一些诗词及

对联。虽然幼稚，但必定是开了个头。

他们的家风，他们的琴棋书画的家

风，对处于战火纷飞动荡岁月的我，是

多么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甘露和营养

啊！

我，我今天到哪里去寻找他们呢？

我，我今天应该怎样去感谢他们呢？ 


